
■ 林家骊

王羲之在《游四郡记》中有言：“临
海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如城，相传
越王失国，尝保此山。”

方城山在今台州温岭城西北三十
五里，又名王城山，简称方山、方岩。据

《嘉靖太平县志》记载，王城山是太平
（温岭古名太平）的“镇邑之山”，该山因
山体雄浑方正，四周壁立如城而得名。
但是“越王失国，尝保此山”事费解，此
越王是谁？又为何失国逃到此山上自
保？今试考之。

首先，以历史文献记录论。关于“越
王”，历史上最著名的越王是勾践，春秋
时期勾践称王立国在会稽即今绍兴一
带。据《国语·越语》记载，其疆域“南至
于句无（今诸暨），北至于御儿（今桐乡），
东至于鄞（今宁波），西至于姑蔑（今衢
州），广运百里”。临海不在此范围内。
后勾践后代南迁，主要有东越、闽越、南
越三支，是为“越人三国”。东越在今浙
江东部沿海和浙南地区，闽越在福建地
区，南越在两广地区和越南。故王羲之

《游四郡记》中说的越王当是东越王。
《史 记·东 越 列 传》有 ：“ 孝 惠 三

年⋯⋯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
号为东瓯王。”传名“东越”，又提及“东
海王”“都东瓯”“东瓯王”，可知此“东
海”“东瓯”“东越”为同一地域。

先秦东瓯国为越王册封，境域包括
今台州、温州及丽水的一部分。西汉东
瓯国，《史记·东越列传》指出为汉惠帝
三年(前 192)所立，“后数世，至孝景三
年(前 154)，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
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
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
国。”“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
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

（前 138），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

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武
帝）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平之。”武帝
建元三年(前 138),迫于闽越国的压力，
东瓯国四万余人内迁庐江郡。又“至建
元六年（前 135），闽越击南越。南越守
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天子发
兵，闽越王郢发兵距天子兵，其弟余善
杀之。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
处 。” 元 鼎 六 年（前 111）余 善 反 ，被
杀，“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
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
地遂虚。”从上述可知，惠帝封的是东
瓯、武帝封的是东越，实际是同一地域，
东瓯、东越两次（前 138、前 111）北迁，
其故地入会稽郡东部都尉。从汉惠帝
三年(前 192)起，至元鼎六年（前 111），
东瓯、东越立国前后合计凡81年。

其 次 ，以 考 古 发 现 论 。 既 然 称
“国”，那肯定有都城。东越（东瓯）国的
都城所在地一直是考古专家们努力寻
找的目标。经专家认定，东越（东海、东
瓯）国在今台州市、温州市、丽水市范围
内，那么都城也在此范围内。

20 世纪 80 年代，台州温岭大溪镇
塘岭（塘山）南面里宅村、大岙村、塘山
村 发 现 的 古 城 遗 址 引 起 学 界 注 意 。
2002 年浙江省考古所对此处遗址进行
第一次发掘，确认该遗址为东瓯国地域
内发现的唯一城址。2006 年省考古所
进行第二次发掘测量，该遗址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有外城与内城，为战国晚
期至西汉早期的城址。

专家还对距离古城遗址约一公里
处的一座塘山古墓进行试掘，古墓由墓
穴、墓道两部分组成，墓中出土数量较
多的匏壶和拍印方格纹的敛口双耳罐，
墓外礼乐器陪葬坑出土 28 件仿青铜陶
质乐器，这些文物在福建武夷山西汉闽
越王城遗址、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均有
较多出土，据此可判定塘山古墓应是一

座西汉初期东瓯国的上层贵族大墓，且
有可能是王陵。2008 年 5 月省考古所
第三次发掘并召开研讨会，笔者有幸受
邀出席并参加实地考察。2011 年 1 月
浙江省政府文件（浙政发〔2011〕2 号）
宣布“大溪东瓯古城遗址（含东瓯贵族
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 5 月，“大溪东瓯古城遗址”被国务院
文件（国发〔2013〕13 号）核定公布为第
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东
瓯 国 、东 越 国 的 都 城 遗 址 得 到 最 终
确认。

此外，在距古城遗址不远的琛山村
也出土了西周青铜蟠龙盘、祭天苍璧

（玉璧）等文物，这也可佐证先秦时期开
始此地即为重镇所在，这些文物现存浙
江省博物馆。而瓯江两岸至今未有古
城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有需要说明的
一点是，温岭现属台州，但在历史上此
地因邻近温州而曾多次与温州合并管
辖。另从东瓯、东越设都选址于塘山南
面偏东这个地点来看，此地与北面交通
方便，且东海边气候温暖、物产丰富，都
城的选址与构造符合中国古代风水学
要求，是建都的优选之地。

再次，以历史事件论。汉景帝在位
期间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起兵
失败后投奔东瓯（东越）国被杀。刘濞
之子刘驹逃亡至闽越（今福建）发展势
力，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东
越），闽越发兵围东瓯（东越）。东晋王
羲之游览方城山时，在《游四郡记》中说
的“越王失国，尝保此山”的越王，则极
可能是杀了吴王刘濞的那个东瓯王，此
处的“国”是“国都”的意思。“越王失国，
尝保此山”是指东瓯王遭到闽越攻击丢
了都城而被迫登上方城山自保之事，时
当在建元三年（前138）。

笔者曾登方城山，真的是“绝巘壁
立如城”。绝巘，意为极高的山峰。方

城山海拔 461 米（大溪镇的平地海拔是
2 至 3 米），又壁立如城，上山的小道极
险，可谓“一人当道，万夫莫开”，易守
难攻。而山顶面积非常大也非常平坦，
有 700 多亩，可以屯驻许多人马，真是
一座神奇之山。并且方城山离古城遗
址即当时的都城很近，都在今大溪镇范
围内。当国都受到强敌攻打而无法守
住时，东越国王一边退保方城山，一边
派人向朝廷求助，等待救援，这是正确
的决策，后果然奏效。

王羲之游方城山时根据史实和传
说把这件事写进了《游四郡记》。现温
岭大溪镇建有“大溪东瓯古城遗址展示
馆”，展示内容由东瓯国历史、大溪东瓯
古城遗址考古、大溪东瓯古城遗址价
值、大溪东瓯古城遗址保护与研究、东
瓯都城台州说与温州说之争五部分组
成，馆内陈列以文字、图片为主，配以视
频、实物，展示着大溪东瓯古城、古墓遗
址的历史渊源、考古勘探、出土文物及
文化价值，体现了对历史文化传承的
重视。

通过以上考述，我们可以知道，西
汉东瓯（东海）国、东越国就在今浙江东
海边和浙南一带，前后立国共长达 81
年，都城在今温岭大溪镇塘山（塘岭）
南。第二次北迁后地入会稽郡东部都
尉，治所最初设回浦县，后改章安县。
王羲之《游四郡记》所述有据可查。

为了纪念这段史实，经批准，大溪
镇的里宅村、大岙村、塘山村三个行政
村现已合并命名为“古城村”；方山所在
地的毛竹下村、上洋（垟）村、兆岙村、坎
门村四个行政村现已合并命名为“方山
村”。中国历史悠久，故事很多，谜团也
很多，但是我们细细研读历史文献，结
合考古发掘，还是可以破解其中的许多
奥秘，还原历史真相，给我们以很多
启示。

“越王”故事考“越王”故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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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 任芙康

我的老家话，乃 1969 年之前的四
川达州方言，可以脱口而出，且自认炉
火纯青——这有点自负，煞是不当，但
又无奈，乡亲们不许我低调。

多年来，我与他们口头交流，渐无
水乳交融的亲和。即是说，我满口 20
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土语，而对
方出言虽声声川音，蹦出的却多为“普
通话”的字、词、句。尤其是，先人的遗
馈、浓厚的古韵，正从他们嘴里，放任自
流地淡出，乃至消失。

货比货，他们自知惭愧。有人施以巧
言，归咎为影视、广播、社交渗透之弊。另
有见仁见智者，以我为例，说人家生活在
远方数十载，为何巴山的血脉仍在？并顺
势提议，整理川东北方言，顾问万不可少
了任老。这般厚爱很是“讲究”，让人快
乐。但我晓得轻重，断然不会从命。

2026 年元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唐林（曾任该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微
信发来吴冠中一帧素描，说是吴老笔下
的《达县江边》，画于四十七年前的三月

（恰是我入伍十年之后）。老唐试图弄
清，这究竟是达城的哪处渡口？经他请
教若干“老达州”，莫衷一是，均答曰：

“似恍似惚，看不出来。”
我与老唐，只见过两回。他病急乱

投医，直通通奔我而来。业界行家，手

有名画，典型的执经叩问，又凑巧不算
问道于盲，等于给我一次忆旧的机会。

自家也心下明白，这把年纪，一沾
故土往事，仍如同孩童稚拙附体，止不
住竹筒倒豆子，就图个“炫技”的快意。
遂稍作回想，不消一时三刻，写出几段，
可丁可卯回复老唐。

1979 年之前，达城名声最响的水
运枢纽，非南门码头莫属。此地位于州
河回水湾，水面宽阔，流速平缓，适于大
小船舶下锚、停靠。船工、纤夫、挑夫、

摊贩、旅人、洗衣女，整日川流不息。时
时皆有稀奇翻新，逗引我们有闲便去

“观光”。
眼花缭乱中，人们有条不紊，各行

其是。少年儿郎，并不醒豁此地骨子里
的“秩序”。店铺林立的南大街，为老城
街巷宽敞之最。街面平展地伸延至河
边。临水一段，则全用石板铺成坡形。

故而，吴老画上的船埠，显然不是
此地。

而环绕半座城池的州河岸边，较之

南门，另有几处大小不一的港口。从下
河往上数，罐头厂有一个，肥皂厂有一
个，棉纺厂有一个，箭亭子有一个，珠市
街有一个，滩头街有一个，新达厂（与外
贸局合用）有一个。上述诸处，与南门
码头相比，小巫见大巫，明显差了气势，
虽也铺设多寡不等的石阶，均不具有俨
若素描“错综多姿”的形态。

但是，姑且可以认定画面与标题的
准确无误。其景致的写实，人物的传
神，妥妥属于当初达城沿河的面貌。实
际上，我们应将此画视为吴老经过写生
之后，再度创作而成的艺术珍品。

确乎，这已殊为不易。关山阻隔的
巴山小城，画坛如许知名大家，竟然千
里迢迢地来过，神情专注地画过，实属
一桩时不可逢的文化盛事，理应看作达
州的荣光。

却说写罢前边文字，重新欣赏画
作，我不再端详水面部分，因上部座座
吊脚楼，叫人愈加沉浸。五六十年前，
爬完左歪右斜的石砌台阶，拐进街口，
往往会长呼一口爽气。小小古城的情
分，每每扑面而来：“累了、累了，进屋尝
茶、切（吃）面。”我从小爱打岔，时常故
意问：“常客相因（便宜）点不？”店家慨
然：“不消说噻，莫拘礼，你想付好多就
好多。”

而如今，老家这些市井趣味，似已
久违矣。

忆旧的快乐
名家

■ 陈荣力

退休后我到一家慈善机构做志愿
者，每天早上8点左右乘公交车上班。

从我吃早餐的机关食堂到上班的
慈善机构，公交车一共 8 站，通常是 15
分钟时间。机关食堂在新城区的城北，
慈善机构在老城区的城南，一路过去，
楼宇渐由高大、洋气变得低小、陈旧，道
路亦由阔大、平直变得狭窄、颠簸，路人
也渐渐稀少、疏朗。这样的15分钟里，
城区三四十年的变迁似回放的慢镜头，
而随慢镜头叠印的，自然有对在职四十
多年各种上班之路的回忆。

1970 年代末，我第一个上班的单
位是杭州湾畔的一家乡村供销站。供
销站离我家七八里地，为确保在7点开
门营业前赶到，早上 6 点一过，我就得
踏上上班之路了。

因为是抄近道，那条上班之路要穿
过一个村庄和一大片江南的田野。许
多个春天早晨，当我一踏上穿越田野的
那段土路时，一阵阵近乎沸腾的蛙鸣声
便如波涛一般向我卷来。咯咯咯，咕咕
咕，咯咯咕，咯咕咯咕⋯⋯那暴雨骤落、
万锅齐沸的蛙鸣，几乎来自每一寸水
田、每一截沟渠、每一滩泥洼甚至每一
缕目光和呼吸。

初夏的早晨，自有另一番景色。初
升的太阳照在饱满的麦穗上泛出淡黄
的光泽，很快那光泽就连成缕聚成块，
最后成为一望无际的金黄，让人睁不开
眼来。

这样的田野，在秋天的早晨，晶莹
的露珠正从抽穗、扬花的稻禾上无声
地滚落。冬天，田野空旷辽阔，走在田
野的土路上，霜花被踩碎的细响，沙沙
传来。

那些年上班之路上，与江南田野无
数次的亲密相处。这种饱览、熟稔和亲
近，成为我审美取向的一部分，情绪价
值的一部分，甚至是生命内涵的一部
分。

两年后我被调到离家十余里外的
一个渔村供销站，好在那时已有了自行
车，便捷和感受自然不是步行可同日而
语。而此中发生的一件事，则让我一直
难忘。

那是台风即将过境的一个早上，风
雨交加中，我吃力地蹬着自行车。很
快，雨水糊住了眼镜，好在那条上班之
路是一条不小的机耕路，我摘下眼镜依
旧看得见白茫茫的路面。不料当我吃
力地蹬到一座海塘护塘河的石桥边时，
一下傻了眼。戴上眼镜再细看，连续不
停下雨加上海塘外的潮水倒灌，湍急的
河水已漫过桥面到了桥栏的一半。我
估摸着，蹚水过去至少会在我的膝盖之
上。

正在我进退两难间，后面又来了一
辆自行车。骑车的人见水漫了桥面，也
下车察看。我近瞧，此人五十来岁的年
纪，一脸古铜的肤色，一米八十多的壮
实个子，给人一种依靠感。他也看出了
我的畏葸，在雨幕中大声说：“小伙子，
不要怕，你把自行车停在这边，先抓着

我的自行车和我一起过去，回头我再来
推你的车。”我既羞愧，更感激，乖乖照
着他说的做了。那天赶在台风过境之
前，我守在了自己该守的岗位。

几天后的中午，我正在糖酒柜前
营业，走进一个人，递过一只茶缸：“小
伙子，打半斤酒。”我抬头一看，正是那
天带我过桥的壮汉。我赶紧笑笑，一
句道谢的话还没说出口，不远处的供
销站站长已赶了过来。“陈书记，您也
来买酒？”“中午食堂菜不错，咪点酒犒
劳一下自己。”壮汉大踏步地走了，我
才知道这位壮汉竟是我们乡刚调来的
党委书记。

乡党委书记该是我们区域最大的
领导了，但这位书记朴实、豪爽，热心、
风趣，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随后有几
次我们在上班的路上又有相遇，他骑着
那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不亦乐乎地往
各个村子里跑，冬天是一件黄色的军棉
袄，夏天是一顶草帽、搭一块看不出本
色的毛巾。

那时候的乡村干部，大多生在农
村、长在农村、工作在农村，真正是与老
百姓零距离的父母官。而这位上班之
路上带我过桥的乡党委书记，无疑也成
为此后我自己当干部三十余年，办事、
为人潜意识中的标杆和榜样。

大凡有工作、需上班的人，每天都
会踏上属于自己的上班之路。无数条
上班之路的累积和沉淀，无疑也是你人
生不可或缺的台阶和过程。尽管这样
的台阶和过程不乏司空见惯、周而复
始，但谁说司空见惯、周而复始不是生
命的另一种本质呢？

机关大院附近的十字路口，我差不
多每天都会看到一个交警。这个交警
三十六七的年纪，瘦削颀长，气色精神，
长年日晒、风吹和雨淋，他的皮肤是黝
黑色，脸上甚至有很多因曝晒而留下的
色斑。早上 8 点上下，正是上班高峰，
加上这个十字路口又对着机关大院的
正门，这个交警特别忙，几乎没有放松
的时候。但无论太阳直射、大雨滂沱、
寒风似刀还是雪花飞舞，站在十字路口
斑马线中间的他，始终如一株松树一
样，目光坚定，身姿挺拔，动作标准规
范，指挥干净利落。

偶尔他不来值勤的几次，换了两
个二十多岁的女交警。女交警崭新的
服装、崭新的交警用具，臂章上“警察”
两字尤让人侧目，只是她俩动不动就
躲进斑马线一侧树荫下的行为，让人
忍不住想起娇贵的大熊猫。两者的反
差，让我对这位交警更肃然起敬。一
天我又过斑马线，走到这位交警面前，
不经意地看了看他的臂章，这一看倒
让我有点意外，他的臂章上写的是“辅
警”两字。

其实无论男女老少，有一份属于自
己的工作，有一个能够尽力的岗位，这
既是你能踏上上班之路的根由和依仗，
更是你对自己尊重、对家庭负责、对社
会贡献的责任和福分。如此，那每天的
上班之路，也会成为你人生中的诗和远
方。

上班之路

■ 竺 泉

是海啸
是暴风
人工智能显神功
开疆拓土担先锋
我的感知不停步
知识库里泉水涌
逻辑推理胜光速
运算速度赛悟空
我懂你 更懂宇宙苍穹

我爱你 更爱具身行动
Agent在手中
创造世界不是梦
我与你 手牵手
走向物理新时空
Agent 新时空
敲醒一个新物种
Agent 新物种
你我相逢更重逢
Agent 新物种
惊叹世界新彩虹

智能体之歌智能体之歌

■ 顾文琪

小时候，妈妈的衣柜是神奇的宝箱，
装满了出嫁的珍藏，
碎花布片裁成简单式样，
衬着年轻靓丽的脸庞，
不施粉黛，自在芬芳。

长大后，妈妈的衣柜是朴素的诗行，
写满了母爱的回响，
褪色围裙缝进柴米日常，

承载厚重温暖的时光，
笑意盈盈，岁月生香。

妈妈的衣柜，有她青春的模样
打开木门，细数半生珍藏
一回首，看见美丽过往

妈妈的衣柜，记录光阴的流淌
打开木门，轻抚衣襟泛黄
一转身，儿女已然成长

（本作为浙江省歌词大赛获奖作品）

妈妈的衣柜

吴冠中 《达县江边》

■ 闫广财

北方人总爱南下旅游。北方的冬
日漫长萧瑟，除了四季常青的松树柏
树，其余树木尽褪去繁华。而南方的冬
天，树木依旧葱茏，繁花依旧明艳。

二十多年前，正值隆冬，我首次踏
上前往海南的旅程，也第一次真正见识
了南方的花。其中，开得最热烈、最惹
眼的，就是三角梅。墙头、屋檐、路边的
树上，到处都是它的影子，远远看去，就
像天上的云霞落了下来。我当时就在
心里感叹，原来花可以开得这般热烈，
把冬天都活成了春天。

以后，我又在冬天去了福州。除了
高大的榕树、樟树，总能看到一种橙红
色的藤本花，顺着墙攀缘生长，一串串
垂下来，样子就像过年放的鞭炮，所以
叫炮仗花。

三坊七巷的青石板路边，老房子的
粉墙黛瓦之间，一串串炮仗花随风轻轻
晃，看着就喜庆。

有“花城”之称的广州，一年四季也
是花开不败，木棉的炽烈、紫荆的烂漫，
轮番登场，满城都是花。可最让我觉得
惊艳的，是紫花风铃木。

我曾经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站了

二十多分钟，越看越喜欢。满树都是
花，不见叶子，像一片紫色的云霞。一
朵朵花像小铃铛，花瓣边带着细细的褶
皱，花心还有一点黄，特别精致。

南方的省会城市里，我去得最多也
最惦记的，是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
州。最难忘的，是有一年国庆过后，满
城的桂花香。

据《西湖志》记载，东晋时灵隐寺
一带就种了桂花，唐代已经很有名，
南宋时满觉陇更是大面积植桂，“满
陇桂雨”的盛景便由此而来。现在的
杭州桂树有几百万棵，金桂、银桂、丹
桂、四季桂都有。作为杭州市花，桂
花一般在九月底、十月初开，花期二
十多天。

在中国文化里，桂花寓意着吉祥富
贵、团圆美满。花不大，一簇簇藏在叶
子里，不张扬，可香味特别甜，老远就能
闻到。一到开花的时候，整个杭州都浸
在香气里。对我这个北京人来说，这般
满城飘香的秋天，是从前未曾感受过的
美好。

一座城市，不能只有高楼大厦，还
要有树有花有草，才有生气。而我和南
方的缘分，便藏在这一花一叶的邂逅
里。

邂逅南方四种花

■ 王培民

近读杨茂坤先生领衔编纂的《吴昌
硕艺术大系》作品后，两大震撼油然而
生。

一撼：这是迄今规模最大、资料最
全、最为稀缺的吴昌硕艺术大成。全书
共 4 卷 20 册，收录了吴昌硕书法、绘
画、篆刻、诗文、信札、题跋、日记等
6000 余件。其中书法 1300 件，绘画
1933 件，篆刻 1863 件，文献 1354 件。
最有观赏价值的是集中收录的1000多
枚不同时期的闲章，充分体现了其“全、
新、真”的鲜明特色。全集编纂注重突
出三重核心价值：一是传承价值，通过
系统梳理吴昌硕的艺术历程，深化对中
国近现代书画篆刻演变脉络的理解；二
是史料价值，全面系统地兼顾公藏与私
藏资源，经与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沟通，
首次公开发表了千余件此前未公布的
馆藏作品，力求为学界提供真实可靠的
一手研究资料；三是学术价值，去伪存
真，为确保学术严谨性，成立专家组釆
用“背靠背”等多种鉴定机制对作品进
行严格筛选，历经 4 轮审校，剔除了
600 余件存疑之作。显著提升了资料
的可信度与学术价值。

二撼：茂坤先生锲而不舍、追求卓
越的精神。茂坤是基层文化人，少有
资源。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没有社会
背景，缺乏业内影响力，自己是工薪阶
层也没有经济实力，做成这么大的事
情，变不可能为可能，堪称传奇。我与
茂坤认识多年，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
与钻研，动手能力强，笔头硬朗。有很
深的文学素养和功底，这激发了他对
家乡贤达的关注和重视。他对吴昌硕
大师至尊至爱，对昌硕文化更是如痴

如醉，工作之余，主要精力都放在对昌
硕文化的研习与钻研上。经过充分准
备与积累，加上后来的机缘巧合，茂坤
萌发 了 要 编 纂 一 部《吴 昌 硕 艺 术 大
系》的宏愿。此后就一直酝酿着、构
思着⋯⋯其中精力用得最多的还是资
料的收集与鉴别。吴昌硕大师的作品
大多收入馆藏，也有不少流落市井。
这两方面都得之不易。茂坤告诉我，
他跑了全国几十个博物馆、美术馆，以
及西泠印社、美术院校、名人家里，一
次不行，再跑一次，有一个馆跑了五六
次，托了 10 多人，仍不能如愿，类似的
事例不胜枚举。可见不仅道路艰辛，
碰钉子、遭屈辱也屡见不鲜。为此，茂
坤用了大量时间拜师访友，疏通关系，
寻求理解与支持。终于，精诚所至，金
石为开。茂坤的执着与坚毅得到许多
名家的认可与支持，甚至参与其中。
如西泠印社原执行社长刘江、副社长
童衍方、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王平、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沈浩等都给予
积极评价。编撰时，童衍方、王平、沈
浩3位专家还分别亲自担任书法卷、绘
画卷、篆刻卷3个分卷主编。这极大提
高了作品的权威性、珍贵性。另一方
面，有了名人效应后，收集工作也顺利
不少。截至 2020 年正式启动编纂前，
累计收集到吴昌硕艺术资料 7000 多
件，其中通过多重关系，从台湾获取 6
件珍贵作品的使用版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系”的顺
利出版、茂坤的成功之路，体现了愚公
移山之志、武训办学精神。这是柔与刚
的完美互补，是硬功底与软实力的淋漓
发挥。在震撼与感念的驱使下，情不自
禁地放开嗓子鼓与呼，拿起拙笔发点
声，以飨观众读者。

“半生”磨一剑


